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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暖阳斜照，朝阳与通州的交界
处，通惠河缓缓流淌。近 600岁的永通
桥横跨河上，一块块看上去历经风霜的
石板静卧桥面，古朴厚重。这座三孔石
拱桥也被当地人称为八里桥。这是大
运河文化带北京段最知名的古桥，已被
收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2021 年，永通桥大修工程正式启
动。修缮内容主要包括局部拆砌、鼓闪
（错位）部位的桥身砌体、清除后做桥面
沥青路面、恢复条石桥面等。当时的项
目经理李善求说，历经数次修缮，永通
桥出现桥面条石材质、大小不一的情
况，现存条石有约600年历史，共2000多
块。“我们之所以对条石进行测量，并且
记录条石位置，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后续
施工过程中，将这些条石全部还原到原
位，以保持古桥原貌。”

然而正是在记录和查找古桥数据
中，李善求发现了一个现象：“永通桥中
间桥拱特别高阔，最高处有 8.5 米。这
在拱桥中是很高的了。”

在了解了八里桥的战略位置之后，
李善求也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明初，这里本来有座木桥，称“八里
桥”。因东距通州旧城西门八里而得
名。随着通州战略地位的提升，对交通
要塞的要求越来越高。承担水路运输
的通惠河却在明前中期时通时断。如
此，从大运河北端张家湾往朝阳门运送
漕粮和各种货物，只能靠车运驼驮。木
桥于是不堪重负。

在此背景下，明正统十一年（公元
1446年），朝廷下令改建为石拱桥，明英
宗赐称“永通桥”。桥南北走向，横跨通
惠河，为石砌三券拱桥。桥用花岗岩石
砌造，中间有一个大跨度的桥拱，可通
舟楫，两边各有一个小型的对称桥拱，
呈错落之势。桥墩呈船形，前端有分水
尖，尖上安装三角形铁桩，在桥墩和桥
拱的水位线处加固了一圈腰铁，用此预
防春天解冻时冰块的撞击或夏天时洪
水、过往船只的碰撞。

新建的石桥，承载了朱祁镇战略构
想中的美好愿景：永远通畅无阻。

为了这个愿景，三孔桥的中孔就要
高达 8.5米。李善求说：“这种构造是专
为漕运的需要设计的。”通惠河运粮船
多为帆船，如建造普通形式的拱桥，势
必阻碍漕船航行；将中孔建造得相当高
耸，漕船即可直出直入，因此有“八里桥
不落桅”之说。

永通桥也让通州城的交通枢纽地
位再次得到提升。明清时期，朝鲜使臣
在日记中多次记载八里桥，称八里桥

“宏敞延袤，非他桥可比”。据朝鲜使臣
徐长辅描述：“天下漕船皆萃于此，桥南
数米立石，而题其面曰：漕船停泊处。”

明清两代，永通桥都在交通和战略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在清末侵略者
的洋枪洋炮下，一座桥能起到的作用微
乎其微。在永通桥曾发生过两次中国
人民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第一次为
咸丰十年，清军与英法侵略军交战。第
二次为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与八国联
军展开激战。

岁月如梭，五百多年后的八里桥，
依然是进出北京的要道。路面的京通
快速上车水马龙，半空的八通线里人群
熙攘，通惠河虽不再承担货运功能，但
古桥绿水已成为繁忙生活里不可取代
的慢景色。

古时每逢中秋，八里桥还将上演
“长桥映月”之美。是夜，三孔桥洞中将
各映着一轮明月，与当空皓月遥相呼
应。古往今来，无数人路过此处，留下
美文。如今，八里桥大修已经进入尾
声，不日将开放。届时，“长桥映月”将
再次装点起今人的中秋之夜，成为通州
乃至整个北京的独家记忆。

冬日里，厂通路潮白河
大 桥 项 目 施 工 现 场 繁 忙 依
旧 。 工 人 们 正 加 紧 进 行 主
桥、现浇箱梁、桥面铺装等施
工。作为京津冀交通协同发
展的重大项目，进入四季度，
厂通路潮白河大桥项目正加
速攻坚。预计明年 9 月，大
桥将配合厂通路，成为大厂
到通州的直通线。

多河富水的通州，桥梁星
罗棋布。自元明时期北京都
城地位确立后，城市功能的变
化 带 动 了 一 座 座 桥 梁 的 兴
衰。一个因水而生、因水而兴
的城，在历史的惊涛拍岸中闪
转腾挪。一座座桥梁也在时
光里起起伏伏，接续着城中人
的百态生活和独家记忆。

通州区张家湾古城东南方，凉水河北岸的
树木绿意褪去，为冬日增添了一分萧瑟。文史
爱好者张岳对这里记忆犹新。凭着回忆，他讲
述了2018年发现古桥的现场。

在低于河堤 3-4 米的一块洼地上矗立着
两座桥墩。桥墩由大块青石砌筑、严整紧密。
桥墩之间铺设青石，青石间靠银锭锁连接。在
考古现场内外，还能看到数十块大青石。据市
文保协会工作人员推测，这些或许就是桥面
石、桥墩石等，块大的重量接近1吨。

这座新发掘出的古桥并不完整。古桥的名
称、规模、过水孔数量都不得而知。唯一也是重
要的信息，被镶嵌在了桥墩内侧的刻石上——建
桥的时间与监造者姓名。

“刚发现时，我就猜测，应该是明代的古
桥。”事实证明，张岳的推断是正确的：刻石纵
刻繁体楷书两行，右行曰“大明萬曆三十三年
建”，左行曰“清源陳進儒監造”，字口清晰容易
辨识。这座古桥的建造时间为公元1605年，距
今已400余年。

“通州乃至北京的很多古桥，都建于明
代。”张岳细数，通运桥、八里桥、漷县东门桥、
弘仁桥、通济桥……都是明代建成，土桥虽建
于元代，但明代也用石桥代替了土桥，进行了
实质性改建。

为什么是明朝？经过查阅资料，张岳找到
了答案。

自公元 938 年后晋割幽云十六州给契丹
后，北京一带就不在汉族政权的控制之下。永
年年间，明成祖朱棣力排众议，迁都北京。这
一决定，使北京及其周边成为明朝的核心统治
地域。

成为都城的北京，战略地位也得到前所未
有的提升。守着东大门的通州则更是成为交
通枢纽。为了迁都保障供给，朝廷在京城及周
边建置了足够的粮仓。仅通州就设有西仓、中
仓、东仓、南仓四大粮仓。此后，随着通州城建
设的不断完善，大量衙门进驻，而这些衙门均
与漕运有关。从东北地区、朝鲜半岛通向北京
的陆路和南方相关各省、海上航路通向北京的
水路都要在这里交汇。这其中，陆路需求量的
增大推动了通州的桥梁建设。

张岳在读书笔记中总结道：“通州桥梁的
建设与城市功能，尤其是对首都的作用密不可
分。桥梁与城市，更像是一场双向奔赴。”

历史风云变幻，城市几经起伏。今天的京
杭大运河北端起点，千荷泻露桥已成为热门景
点。白色的桥体设计了多层圆润的弧度。从
侧方看，桥如荷花绽放。

但在设计者王国彬的心里，这还构不成最
美的景色。“一定要到傍晚时才能看见。”他心
中存着一幅生动的人间图景：晚霞正红，日晏
隐没，人们三五成群地来到桥上。近看，声乐
演奏、歌舞辉映、孩童追逐、街舞训练、赏景拍
照……城中人成为桥上景；远观，燃灯塔凌驾
白云之上，新桥古建相融，定格了一座城的新
时代。

登上这座千荷泻露桥，王国彬感慨：“至今为
止，千荷泻露桥是我最得意的、最引以为豪的作
品。如今它越来越像我当初想象的样子了。”

十年前，为了设计这座桥，王国彬在原西
海子公园、现在的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走了不
知多少遍。一天雨后，王国彬碰巧看到了荷叶
上一颗颗晶莹剔透的水珠。于是，一个荷叶边
缘正在流淌露珠的意象就被他用技术手段设
计成了一座桥。除了美观，王国彬还充分考虑
了中国意境和城市规划精神。“当下的通州是
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功能的改变自然带动所
有元素的改变。车走人留的友好性应该成为
设计初衷。”

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桥，两侧用曲线营
造出层层“荷叶”，并划分出高低起伏的三层平
台。“你可以走在最下层，如同行走一座拱桥，
以脚步体验传统到彼岸的情景；二层波峰平缓
则适合观景，最上层十分平坦，留给赶路的
人。”层层荷叶边缘的跌水景观，缓缓流淌在露
珠般的桥墩之上，从而呈现出一番“千荷泻露”
的唯美景象。“千荷泻露桥应该成为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水岸会客厅。快闪活动、创意市集、
个人画展、街头音乐会……都可以在这里举
办。”王国彬说。

京城正东，富水之地大河潺潺。桥因城
起，城因桥兴的故事在数百年的历史波涛里跌
宕起伏。

张湾水流北山头，十里洪身九曲洲。
堆有老泣知进退，深滩撒网浅滩揪。

明代陆深的这首《张家湾棹歌》描述了
几百年前通运桥畔的美景。如今，在张家
湾村通往张家湾古城的路上，人们依然可
以触摸到这一历史遗迹。桥身虽由花岗条
石砌成，但经年累月的马车运输却给桥面
留下深深的烙印。这些车辙的痕迹也在无
意中标记了那段漕运盛况。

传说公元 1005 年至 1008 年辽统和年
间，熙宗之母萧太后为运兵运粮，凿河至
此。河水顺张家湾城南垣而流，向东汇入
京杭大运河，南门之外则架设木桥一座。
由此，本就有着多河交汇优势的张家湾地
位更为显赫，这里被誉为“大运河第一码
头”，有“先有张家湾后有北京城”之说。

然而正是由于这些美誉，南北客货悉
经此桥，让木桥不堪重负。明万历三十年
(公元 1602 年)，属下奏请改建石桥，并建

“福德庙”与“文昌祠”镇守此桥。万历三十
一年（公元 1603 年）正月动工，三十三年
（公元1605年）十月告竣，赐名“通运”。

修桥建庙是件大功德。万历帝生母李
太后恰好是通州人，修庙之资也由李太后
捐了一大半。桥建好之后，桥北城楼肆市，
桥南人间烟火。

漕运功能的提升进一步带动了张家湾
古城的商业发展。南来的物资由此经通惠
河直抵京城，或在此转陆路运往北京；官
员、学子、商贾、游人往来都是经过运河北
上南下，张家湾就是码头。附近村民看准
商机，在两岸建房设店，渐成规模。

明代蒋一葵则在《长安客话》中详
细描述了大大小小的官船客舫、漕运舟
航，纷纷骈集于张家湾，即著名的通州
八 景 之 一 ——“ 万 舟 骈 集 ”的 宏 大 盛
况。文学名著《红楼梦》中描写的十里
街、花枝巷的原型也出自张家湾。

那时的张家湾码头，船通桥下，帆樯相
连；车行桥上，鞭声不断。城垣傲立，狮踞
石桥，水势环曲，漕运舟航，桨声帆影，好生
热闹。

然而，几百年间萧太后河与凉水河几
次改道，漕运功能逐渐弱化。古桥也因跨
于萧太后河上而被人们称为“萧太后桥”。

岁月更迭不休，但古城的繁华早已被
镌刻进石桥的辙痕里。这些古迹给当代文
物保护留下了宝贵的线索。

为保护张家湾古城遗址，通州区去年
完成了古城墙和通运桥的整体修复。工程
对桥石、城墙进行了加固，保留了历史风
貌。今年10月，市文物局对部分文保单位
的修缮方案作出批复。大运河张家湾遗址
和通运桥等将进行局部保护修缮或环境整
治。根据考古勘探成果，未来在张家湾古
城区域还将建设遗址公园。

2019 年 12 月，新八里桥竣工通
车。新桥位于老八里桥西侧 152米处，
桥梁全长 81.0 米、宽 26.6 米，双向 6 车
道，其中机动车道 4 条，非机动车道 2
条，另外还设有 2条人行道。通体象牙
白，如一弯新月横跨在通惠河上。桥面
两侧的护栏上雕刻着“疏浚开槽”“运粮
之航”“汇食八方”等有关通惠河和老八
里桥的故事画面。

根据大运河文化带的保护建设规
划及五年行动计划，八里桥古桥开启修
缮保护模式。建新不拆旧，一河架双
桥，新老遥相呼应，为京杭大运河再添

“双桥”辉映的新景。
2017年以来，针对大运河北京段沿

线 88座具有交通功能古桥的调查已经
展开，整合 152种文献、185幅舆图、200
余幅现代地图等信息，实现了“一桥一
策”的保护利用。未来，还将有更多的
古桥完成修缮，走进公众视野。

为创新课程授课形式，北京工业大
学通州校区挖掘运河文化元素，联动学
科专业开设“运河上的大思政课”。“桥
上授课”便是系列课程之一。

“中国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中国人
自己担当，需要我们以更高维度的视角
来面对城市发展中的各种问题，以专业
设计助力人民群众可持续幸福生活的
实现。”面对着身旁的学生，王国彬说，
每一个桥梁都有着时代的烙印，保护桥
梁就是在守住乡愁和历史。“比如过去，
通州的桥有着战略的、经济的地位，现
在则在‘车走人留的友好性’上着墨更
多。”他认为，公共环境中最美的风景就
在桥上，不但可观波光掩映，而且目可
及远。北运河上，上至温榆河大桥、邓
家窑桥，下至上营大桥，还有与千荷泻
露桥同时中标建设的、横跨通惠河的

“柳叶浮波”桥都是王国彬和联合体设
计团队的手笔。连接北京城区、城市副
中心和顺义区的邓家窑大桥是运河上
的最美“浪花”。温榆河大桥则拥有最
美“天鹅颈”，是城市副中心生态魅力的

“写生”。
“桥梁在当代不仅仅是通行作用，

还是人们城市生活里不可或缺的元
素。”王国彬不仅是设计者，也是保护
者，“副中心 200 多座桥梁都有我的足
迹。”他还参与了城市副中心桥梁设计
导则的编制工作，将十二个组团的桥分
级分类，按照重点桥梁、标准桥梁、一般
桥梁分别提出桥梁建设控制性条款。

千年运河滔滔不绝，孕育了连绵的
文化和历史。城镇村庄兴衰起伏，创造
了独特的文明与记忆。大运河上的桥
梁，承载了无数个奔向远方的愿景。王
公大臣、贩夫走卒抑或平民百姓，在某
一个无意识的瞬间都可能书写了历
史。桥因城起、城因桥兴的故事依旧未
完待续。

桥桥
与

城城本报记者 李祥

桥因城起，城因桥兴

2漕运：“大运河第一码头”的传说

3“八里桥不落桅”的战略意图

4 护桥也是留住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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